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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大江石场出事了
等大家吃完饭，秦大江和曾宪刚也

来到了老乡政府。会议室灯光通明，人
声鼎沸，侯卫东到了上青林乡，这还是第
一次开夜会，凭直觉，他感到晚上开这个
会不是好事。果然，会议开始，晁胖子脸
色就变得格外认真严肃，语气冰冷：“每年
县里下给我们的死亡指标只有五个，都是
给煤厂下的。谁知石场也出了事故，今年
镇里安全工作又要被县里批评，田大刀
石场的安全事故，我们必须好好总结。”

所谓死亡指标，是县政府在年初下
给各镇的一个允许企业死人指标。只要在
这个指标以内，安全生产都算合格。青林
镇有好几个煤厂，死亡指标是5人，这个指
标从理论上说起来很无聊很荒诞不经。但
是，在现实生活中，这却是一个很实际的指
标，也是一个得到大家认同的指标。

“现在我宣布镇党委、政府的决定。”
“从明天开始，上青林地所有石场全部停
产整顿，由企业办进行检查。什么时候符
合安全要求，就什么时候恢复生产，哪一
家企业符合要求，哪一家企业恢复生产。”

上青林石场全部停产以后，沙益路
立刻无米下锅，公路建设被迫停了下
来。交通局副局长朱兵带着项目经理梁
必发直奔上青林。

由于马有财县长率领包括秦飞跃在内
的十名镇长到山东寿光考察农业，镇里就只
有一个老板——书记赵永胜。见面之后，寒
暄几句，朱兵直奔主题，提出了恢复生产的
要求。赵永胜考虑了一会，道：“沙益公路是
县政府的重点工程，我们肯定要支持。可是
上青林石场才发生了安全事故，如果不进行
整治，再出问题谁也负不起责任。”

此时沙益路已是到了全线施工的紧
张时期，工期拖延一天就多一天的成

本。曾昭强给朱兵下了任务，无论如何
也要保证碎石供应。朱兵道：“赵书记，
矿山企业出安全事故是难免的，我们的
安全措施只是将事故降到最低。所以县
里每年才会下死亡指标，沙益路是县里
的重点工程。李县长是指挥长，他指示
一定要保证碎石供应。”赵永胜靠着大班
椅，沉吟了一会，道：“朱局长，这样办，我
们派企业办到上青林去搞安全验收，安
全达标的企业就可以恢复生产，不符合
的还是要限期整改。”

达成协议以后，晁胖子和企业办主任
李国富带了三人，跟着朱兵一道上山，通
过检验，符合安全生产条件的就只有狗背
弯石场一处。芬刚石场由于是合伙企业，
虽然侯卫东极为重视安全事故，可是涉及
到投入，就不得不考虑曾宪刚的意见，安
全措施不如狗背弯石场这么彻底。

最后经过协商，镇里同意狗背弯石
场恢复生产，其他的石场进行整改。这
直接影响到沙益路的碎石供应。

眼看着施工受到了影响，曾昭强亲自给
赵永胜打了电话，将县长马有财也抬了出来。
赵永胜只得同意让上青林石场全部上马。

除了田大刀石场，另外三个石场就
重新开工，狗背弯石场的压力顿时就减
轻了。在热火朝天的生产中，1995年如
期而至。沙益公路进入了扫尾阶段，用
石量大大减少。

1月9日，侯卫东早早地来到了狗背
弯。十点半，忽然从石场外跑进来一个
人，他惊慌失措地道：“不好了，秦大江石
场出事了。”

青林石场用炸药的模式是用风枪打
炮眼，将炸药装进炮眼里，用导火索点燃
来进行爆破。导火索有慢索有快索，遇
到特殊情况，还有哑炮，最危险的就是这

种哑炮。秦大江石场有两个放炮员，一
个有放炮证，另一人的放炮证正在办理
当中。今天当班的恰是正在办证的新
手，他遇到了一个慢索，这个慢索也慢得
稀奇，整整慢了二十多分钟。这个新手
耐不住性子，认定这是一个哑炮，谁知刚
刚走近哑炮，灾难便发生了。

这一次死亡事故更加惨不忍睹，放
炮员被炸得血肉模糊。更准确地说，被
炸得支离破碎，另外还有几人被飞起来
的碎石炸伤，幸好这几人全是轻伤。

等到侯卫东跑到秦大江石场之时，石场
已经围上了许多村民。侯卫东顾不得礼貌，
不客气地将村民推开，冲进了秦大江石场。

秦大江如泥塑一样，眼神涣散，站在
石场前。他的石场有二十多米的高，石
壁一层层切上去，站在下面感觉特别壮
观，在他脚下有一段血淋淋的身体，头不
在了，只是大部分的躯干。

村委会主任江上山也来到了现场，
他跺着脚道：“到场镇抬一口棺木来，把
蒋三收拾起来。”可是看着蒋三的残体，
无人敢上去收拾，最后，江上山和侯卫东
两人爬在堆积成小山的乱石前，一边呕
吐一边将身体的碎片收拢。

秦大江呆呆地看着这一切，侯卫东
认识这个蒋三，他的两个哥哥都是蛮横
之人。如果他们来了，秦大江恐怕无法
应对，拉着秦大江，沿着公路就朝
下走，让他暂时待在何红富家里。

孩子究竟是夫妻二人的爱情结晶，还是婚后家
庭纠纷的导火索？当80后小夫妻汪露露和吕森在婚
后第二年迫不及待地要了孩子以后，他们才发现原

来理想是一回事，现实又是另一回事。都说生孩子容易养孩子
难，直到宝贝儿子霖霖的降生，汪露露才发现孩子不但是生活中
的枷锁，更是一台“金钱粉碎机”。她焦虑、烦躁、易怒，时不时还
因为琐碎的小事找茬和好脾气的吕森争吵。在这一波三折的育
儿过程中，汪露露逐渐体会到初为人母的苦涩酸甜……

304位各级别官员，84起官场风波，66个党政部门，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
迁，交织进一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侯卫东的这本笔记，将带您深深潜入
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从村、镇、县、市一直到省，随
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

重温
历史

34年前，我国京津唐一带出现了地质异常状况，国家地震总局为了加强地震监测，派青年地质工作者周海光
赴唐山任唐山市地震台台长。因为坚持自己的监测结论，周海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阻力与政治圈套；与市长女儿向
文燕的爱情，却让他背负沉重的心理压力。最终地震发生，证实了周海光的预测，而他与文燕却生死相隔……

吕森的小金库
汪露露突然发现，自打

有了孩子以后，自己和父母
的关系虽然近了，但婚前的
生活状态又浮出了水面。
在他们眼里，吕森和自己永
远是孩子，无论他们是不是
已经身为人父人母。只要
是在父母眼前，他们的一举
一动都会受到限制，而且在
父母面前根本就不能提钱，
在他们看来，汪露露和吕森
这代人，永远是花钱无数、
大手大脚只会享受的群体。

没有孩子的时候还好，
小两口关门过自己的日子。可目前的状况是，自己在月子里，
父母哪有不来的道理。

没孩子之前，汪露露的目标是什么？是买房、买车、生娃
娃。尽管家里条件不差，可仍然是买房要贷款，买车要存钱。
钱不要也就算了，老公留在身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除了
让自己怀孕以外，连个名字都起不出来，汪露露一想到名字就
觉得头痛，毕竟要给孩子上户口的，要抓紧时间了。

“吕森，你能来一下吗？”汪露露觉得吕森和自己分了心，连
言语上都显得小心翼翼。

“马上来。”吕森正在洗手间内擦地，自打有了孩子那天起，
他觉得全家人不是围着孩子转，就是长在洗手间。

“孩子的名字还是不要花钱起了。”汪露露咧着嘴抬了抬麻
木的胳膊，“你想想，要是花100元取名，肯定好不到哪儿去，还
不如自己起。花5000元起名，就算起出来了，也心有不甘。你
怎么知道他们起的名字就能保证孩子的未来，你能保证现在孩
子的名字与别人不重名，能保证今后不重名吗？”

“可不是嘛。我也在犹豫，所以没敢自己做主，毕竟你才是
领导，我得听你的。”吕森用刚刚清洗过的手巾给汪露露擦脸，

“看你，出了这么多的汗。即使安了空调你和孩子也只能间接
受益，心疼死我了。”

“我倒没什么，就是苦了孩子。这么热的天还要在我怀里
吃奶，不抱还不行。抱着就热，大人都热成这样，何况这么小的
小东西呢。”汪露露和吕森两人低头望着孩子。此时此刻，霖霖
吃得正香，嘴边溢出一股白色液体。

“叫吕欣洋好不好？”汪露露突然想到这个名字，她抬着望
着吕森，希望征得对方的同意。

“你起的，我没意见。”吕森觉得这名字很不错，“爸，妈，孩
子叫吕欣洋好不好？”

“一般。再考虑考虑吧。不急。”汪明才和葛承艳没有正面
回答。

“算了，我不想费脑细胞，你花钱去起一个好的。千万不要
让我爸妈知道。”汪露露想到吕森藏了5000元钱，不如用这个方
法把钱套出来。

“你准备花多少钱？”吕森不知汪露露用计。
“5000元的吧，要起就起最好的。我们霖霖什么都不差，不

能亏待孩子。”霖霖吃饱了，小脑袋往后一仰，睡着了。
汪露露轻轻地放下熟睡的霖霖，站起身来换衣服。“他吃一顿

奶，我出一身汗。月子里不能洗澡，要是再不换衣服，非馊了不可。”
“我现在闻着就有股子馊味儿。”吕森讪笑着，“5000元太贵

了，我们可拿不出那么多钱。”
“是吗？爸妈说他们给了一万元红包，你只给了我5000元，剩

下的那5000元在你手里吧？按理说应该能拿出来。”
“这个……”吕森语塞了。 14

郭朝东把常辉叫到家里密谋
周海光在商店里，笨拙地挑选衣

服。今天是七月二十八号，唐山大地震
的忌日，也是文燕的生日。他要给文燕
买一件生日礼物，最后还是在售货员的
建议下买了一条连衣裙。

文燕的宿舍里，桌上摆着蛋糕。墙
上，是向国
华一家的照
片，文燕和
文秀站在桌
前，面对照
片和蛋糕。
文燕喃喃地
说：“爸，妈，
今天是我的
生日，也是
你 们 的 忌
日。我和文
秀站在你们
面前，我们
很想你们。

爸，妈，我会照顾好文秀的，文秀和海光
生活得很幸福，你们放心吧。”

七月二十八日的夜晚，唐山是一个
燃烧着火焰与哭声的城市。所有的地震
幸存者都走上街头，在街头焚烧冥币。所
有的街道都燃成火龙，火光把一个曾经死
寂的城市勾画出辉煌的剪影，投向天穹。

黑子也跪在熊熊的火光中烧纸。远
远地，看着何大妈，文秀，文燕，他号啕大
哭，只有在众人的哭声中，他才敢哭出自
己的声音。别人哭死人，他哭活人：“妈
呀，我想你，我来看你了。妈，你的儿子
不能再给你尽孝了……”他朝着何大妈
连连磕头。

也许，整个唐山只有郭朝东没走到
街上去哭，他在自己的家里烦，什么也干

不下去，也不知道干什么。他把常辉叫
到家里，“常辉，我待你怎么样？”郭朝东
待常辉坐下，便问。“怎么这么说话？你
待我像亲兄弟一样，咱俩没得说。”常辉
笑。“那好，我遇到了一点麻烦事，本来不
想找你帮忙……”郭朝东打住，看常辉。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这条命是你
保的，你就直说吧，跟我还有什么客气
的。”常辉忙表态。“我叫你去杀人……公
安局要找的那个瞎子女孩。”郭朝东的眼直
了，直直地盯着常辉。“杀瞎子……我……
我……”常辉的腿颤，舌头也颤。“她的眼睛很
快就要复明了。”郭朝东咬着牙说。“郭……
处长……银行的事……是你……”常辉
看着郭朝东很害怕。郭朝东点头：“一旦
她认出了我……”“郭处长，你叫我干啥
都行，杀……杀人的事我不敢干。”常辉
的全身都颤了，颤着跪在郭朝东面前。

“你想活命，只有杀了那个孩子，如果我
完了，你也就完了。你在地震时发国难
财，诬告周海光，还有包庇我，你想想你
还能活吗？”郭朝东的眼睛盯得常辉发
毛，好像郭朝东要杀的不是孩子，是他。
跪着，颤，说不出话。

“没出息的，给我站起来。常辉，咱俩
是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也别想跑，只有杀了
那个孩子，案子就变成了无头案，永远也破
不了，保住了我也就保住了你。我可以给
你提干，让你过上好日子。”郭朝东反复申
明利害关系。常辉颤抖着看郭朝东，似郭
朝东在颤，像地震中积木一样的楼房。

周海光带着文燕来到新建成的SOS
儿童村，建得很漂亮，红色的楼房掩映在
绿色的树林中，绿色的草坪上堆叠着假
山，流着潺潺的水。

“文燕，这就是你父亲生前的愿望，
这个村子可以收养一千名儿童，不久就
可以开村了。来儿童村工作是有严格规

定的，具体的还是请民政局的老张给大
伙说说，他比我懂。”老张说：“SOS 儿童
村是一个国际性的民间慈善组织，是以
家庭方式扶养、教育孤儿。并用 SOS这
个呼救信号，呼吁全社会都来关心和帮
助那些在灾难中幸存的孩子，使那些在
灾难中幸存的孩子重新得到母爱和家庭
温暖。来儿童村工作的妈妈，要求有很
高的文化素质，把小爱化作大爱。在儿
童村工作期间，妈妈是不能恋爱和结婚
的，还要有爱SOS儿童村的精神，我们对
妈妈们的审核也是非常严格的。”

几个姑娘听了目瞪口呆。一个大胆
的姑娘说：“爱孩子们，我能做到，可不恋
爱，不结婚，我觉得就难了点。”海光走近
文燕说：“文燕，你们那个孤儿院要合并
到儿童村来，你考虑一下，下一步去哪里
工作。”文燕点头，点得沉重。

地震中，东湖周围最惨，片瓦无存，
由于地震前就是塌陷区，震后也没有重
建，这里成为空白。市区建设中清理出
来的大量废墟就都拉到这里，堆成大大
小小的山头。市里干脆在这里填土叠
石，种树栽草，搞成一个最大的花园，成
为人们更喜爱的游乐场所。

小冰的眼睛日渐好转，就是闷，整天
喊出去走一走，黑子和颜静便带她到东
湖来玩。他们在卵石铺就的小径上走，
小冰要去划船，颜静说：“小冰，你要听
话，要是不小心眼睛弄上水，就不好办
了。”常辉悄悄跟了上来。

颜静和小冰坐在草地上，面对湖水，等
黑子。小冰说：“阿姨，这个公园是什么样
子，我妈以前怎么没带我来过？”颜静说：“这
个公园是新建的，是咱唐山最大的公园。
等你眼睛好了，阿姨再带你来玩……”

小冰闻到花的香气，要花，颜
静去给她采花。

小桥老树小桥老树 著著
凤凰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关仁山关仁山 王家惠王家惠 著著
新世界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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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日起，只需 144 元成
为《郑州晚报》新订户，便可
成为阿凡达时尚先锋队队
员，欢唱于“潘多拉”星球等
多大主题场景中！13时到20
时7小时尽情欢唱，还可独享
红酒1瓶、果盘2份、小吃2份、
欢乐壶果汁1扎！如果您是上
班族，也不用遗憾和懊恼，只需
提前预约（每日限房10间），就
可于20时之后的黄金时段免
费欢唱，红酒套餐照送！

游泳票送完 欢唱票接上

后“马拉湾”时代 我们去阿凡达免费欢唱

免费

订一份全年
《郑州晚报》

7 小时欢唱
红酒一瓶
两份果盘
小吃两份

一扎欢乐壶果汁

300位名额，超级优惠，心动速来！
报名电话：13838146042


